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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在國小時，越南籍的母親就離開家庭，父親和阿嬤在他15歲那年相繼過世，家

貧使他和哥哥很早開始了童工歲月，透過各種底層的零工養活自己：鋪校園PU跑

道、上山搬菜、工地裡爬鷹架運水泥⋯⋯過程中沒有任何一任雇主為他申請過勞

保。父親過世後，他就沒再繳過健保費，有次摔傷臂膀，就放著傷自行痊癒；也曾

遇上噴農藥身體不適，大口灌牛奶，或自費到診所打解毒針。

今年3月，土豆總算滿18歲了。半年前，我們採訪土豆時，他說期待18歲的到來，

「18歲之後，工作選擇多一點，我們（未成年）這個年齡去做，都被當成工讀生，

也許做得比別人多，還是領工讀生的錢⋯⋯。」

本以為過了18歲這條至少在刑法上的成年線，人生的選擇會多些。就在滿18歲前的

一個月，土豆離開農藥代噴，到麥寮六輕試做金屬管線和車牙的工作，但不到兩個

月，因不適應工廠裡制式的生活，重回老本行農藥代噴。這一次他不再是拉繩索的

助理，自己當起師傅，與19歲的黃村霖和另一位未成年的同村友人，三人一個隊

2017年底，《報導者》刊出 專題，其中我們追蹤

了少年土豆的故事，寫下 ，揭露他因家

庭失能，從15歲開始，便在亳無防護與裝備下，幫農民代噴農藥，

賺錢生活。這則故事當時引起媒體跟進、立委關注，更有讀者希望協

助土豆完成大學學業。但半年過去了，我們回到現場，持續追蹤土豆

及那些很早就開始童工歲月的少年少女，卻驚訝發現法令與政策對童

工的保護，反讓他們進退維谷。

究竟 ，台灣糾結的童工問題源自何處？第一線支持弱勢少年的台少

盟、張秀菊基金會等NGO，又如何勉力繞過法律的框條，協助他們

脫離沒有希望的黑工市場？

「廢墟裡的少年」

〈15歲起 我這樣養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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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開著農藥車在田裡揮汗如雨穿梭。下一步呢？「不知道，邊走邊看吧，我們這

樣的人只能想到今天，」土豆說。

儘管少子化，政府也實施了12年國教，但台灣近年貧富差距拉大及脆弱家庭增加，

一群因家庭失能、與教育系統脫軌而得提早入社會的少年，正在增加中。

根據政府統計，2014年到2017年間，青少年15～19歲勞動參與率從7.98%逐步上

升到8.79%。透過 ，台灣每個時刻約有3萬多名童工和少年

工在勞動市場，這還不包括難以計算的未投保黑數。

只有「好一點的黑工和不好的黑工」

為了保護兒少，避免孩子過早和過度勞動， 雇主不得僱用未滿15歲

的少年，15歲以上未滿16歲受僱者被視為童工，童工每天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每

周工時不得超過40小時，例假日不得工作，此外，16歲以上未滿18歲的少年工，亦

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工作。

不論是童工或少年工，雇主一旦使用就得提交年齡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書、年齡證明

文件和工作計畫。

但一連串立意良善的法規，反而讓這群少年成為業者眼中「難用」的人力，因此，

稍有規模或制度化的企業主，都不願在綁手綁腳的法令下，聘僱這群童工和少年

工。

台中張秀菊慈善基金會社會工作部主任彭俊雄說：「連鎖飲料店就明確告知他們不

用未滿16歲的，因為被查得太嚴，這一行（飲料業）哪有8點關門、週日不營業

的？難道永遠交給資深員工幫忙收拾？」

勞保勾稽的數據顯示

《勞基法》規定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ParaDeatil.aspx?Pcode=N0030001&LCNOS=++44+++&LCC=2


這結果使得童工們走上兩條路：比較好的黑工，和環境比較不好的黑工。



在許多小型的洗髮店裡，未成年少女領著低薪是常態。（攝影／余志偉）

好一點的黑工，像是時薪遠低於法令規範的洗頭小妹、到快炒店端盤、夜市叫賣、

工廠裡產品包裝、河道或下水道工程清汙、國道公路邊坡除草。不好的黑工則是進

入地下社會當車手、詐騙、顧賭場、送藥的小蜜蜂⋯⋯。這些工作時薪或日薪遠比

一般工作高，但不穩定，充滿風險，也難以長久。

「我高中同學很多休學，50個人進去，到了高二剩下一半，有些去做『公主類』的

工作，一小時就6、700，不像我要洗4天的頭才能賺到她們一天的錢，」在中部一

所高職讀美髮科的樂樂說。她原本半工半讀，但每天工時長，隔天上課極累，於是

休學全職工作。她現在底薪5,000元，洗一顆頭45元，每天洗6～8顆，潤絲和燙髮

可以抽成，每天工作12小時，薪水才可能有27K。

40年前，台灣也有大量童工。

那是1970、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家庭即工廠，鄰里關係密切，小孩會在家或社

區附近打工，賺點零用貼補家計。但現在的童工面貌卻大不相同，他們來自脆弱家

庭，哪有工作哪兒去，很少在家長和熟識者的視線裡。

很認命？少年工傷比想像中多

攤開數據，15～24歲的青少年僅佔總體勞動人口的6.86%，但工傷人次卻佔全體勞

保職災給付人次15.65%，少年職災發生情形嚴重。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簡稱台少盟）祕書長葉大華說，少年勞動條件低落，包含未達最低薪資、各種苛

扣、加班未給薪、未納入勞健保、沒有職業安全教育與保護措施等。「弱勢少年勞

動意識差，遇到倒楣的事很認命，只想趕快恢復生活，不懂得申訴，」葉大華觀

察。



在社會新聞裡，頻繁出現少年工傷事件。我們試著追蹤一些受傷的童工，瞭解他們

後續的處境。

像一起2015年在雲林發生的工傷�家裡為口湖鄉低收入戶、15歲剛國中畢業的曾

國琳，為了貼補家用，與同學阿俊到北港的工地搬水泥，結果開工沒多久，這兩個

孩子就被長200公尺、高2.55公尺、重達400公噸的水泥牆壓住，事發當時動用了3

部大型挖土機和2部怪手拉開水泥牆。曾國琳被救出時已斷氣，阿俊則受了重傷。

回頭追問當時情況，活下來的少年表示，上工前他們沒有得到任何職訓，至於受傷

時，包商只是到家探望，付了醫療費，接下來包商逃跑，不知去向。

而另一起2017年11月在彰化溪湖鎮，同樣是家境清寒，16歲楊姓少年在當地小型火

鍋店打工時，因更換瓦斯桶不慎，導致氣體外洩爆炸，造成全身26%二度灼傷。他

在加護病房醒來後的第一句話是問來探視他的達德商工校長許維純說：「有沒有別

人受傷？」

楊姓少年的母親是新住民，父親從事裝潢，少年為了添補家用而打工；工作兩個月

間，老闆沒有提供勞保和職前訓練。半年後追蹤少年情況，他還在休學復原中，但

不幸的是，他仍得面對其他燙傷客人對他提起的傷害告訴。

即便一路安全邁入成年，童工經驗也難成為未來職涯的墊腳石。一來，他們很難從

非典工作轉入正職；其二，採訪到的童工和少年工多半需要照顧家庭，月收入如果

有2萬元，幾乎一半的錢拿給家人；更甚者，他們會因工作而無法避免不良的習

慣，甚至累積大量的罰單。

難以銜接職場的惡性循環



事實是，除了住在台北和高雄，台灣的農村或都市邊郊沒有發達的大眾運輸，童工

們在14、15歲或更早，就學會騎車、開車上路，甚至駕駛農地裡耕耘機和小發財

車。

缺工的農場和工廠雇主面試總會問「有沒有駕照」？ 腳踏車在路途遙遠的地方並不

方便，自然以二手摩托或電動車代步，有時老闆或中間商還會提供動力車讓少年駕

駛。雇主為了吸收人力而刻意忽略年齡，少年則是為了工作謊稱年紀，大家各取所

需，沒人在意法令。



土豆與他的朋友以機車代步通勤。（攝影／余志偉）

以土豆為例，他經常因無照駕駛被開罰，每張一萬元起跳。3月過完18歲生日時，

他剛繳完兩張萬元的罰款，我們建議他成年後應該趕緊考照，但卻意外得知他因上

不了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的課，無法考試。不久前他拿著通知單到監理站，「監理站

的人不讓我上課啊，他說要法定代理人一起上交通講習，我帶我哥去，他說不行。

我跟他說家裡就沒『大人』，要怎麼一起上？監理站就說延期，找到監護人來為

止。」

土豆憤怒又無奈說：「應該拿我爸爸的遺照跟著我一起去  。」

土豆房間裡，除了十幾隻夾娃娃而來的粉色頑皮豹，還醒目地堆著幾疊帳單和罰

單。其中有債權公司寄來，對已亡父親手機費的催討，還有水費電費和房屋稅單，

以及無數道安講習的催促信。老房屬於已30年沒工作的叔叔，他的二手車登記給哥

哥，他名下沒有掛任何財產，但他噴農藥賺的每分錢都用來支付家用和照顧生病的

叔叔。

採訪中遇到的少年們幾乎像土豆這樣，時常轉換工作。他們寧可省下飯錢，把錢拿

來買檳榔和香菸，因為一旦沒東西提神，就難以支撐勞動密集、長工時的惡劣環

境。 

法令意在「保護」、大人幻想他們在「讀書」，反而沒有意識到對少年們來說，一

份正常的工作有多難，而工作的「銜接和轉介」有多重要。

若無法為他們擋住現實的殘酷，那麼，有什麼方法，能讓他們的童工經驗不是負

債，而是看得到職涯發展的選擇？ 

有一群在前線服務的社工，很早就看到矛盾，他們試著找出方法，讓失家的少年在

工作起步時，不會永劫回歸地被拋回原點。

上課 



在少年領域耕耘20多年，參與台灣第一個青少年權益倡導團體�台少盟的成立，

過去10年，葉大華全力投注在弱勢少年的培力。她的經驗值裡，與失業的成人勞工

不同，失學失業的少年極不穩定，分散各地，一旦中輟中離後就回不到學校，分散

四處；如何找到他們，把人聚集起來上課，是很高的難度。

找到了少年們，怎麼解決他們自信低、互動低和學習情緒的低落？以台少盟的「逆

風少年大步走」就業力培訓計畫為例，少年必須接受自我認識、就業態度等100個

小時的職前訓練，以及200個小時的職場見習。葉大華說，「300小時後，有少數少

年被企業留用，也有的會回到學校，這過程幫他們的生涯定向。」

而我們看到張秀菊基金會也建立了一套方法：一方面改善少年的認知與態度，同時

開發在地中小企業提供機會。他們的做法或許能為企業和民間非政府組織

（NGO），提供一個有意義的參照。

化解矛盾，從即早陪伴開始

其實政府從2008年開始，就意識到得為底層少年搭橋，包括「少年On Light計

畫」、「 」，主要是針對離開學校的國高中生，能順利就業。未未計畫



左起張秀菊基金會董事長張良卿、執行長郭碧雲、主任彭俊雄。（攝影／余志偉）

被學生們稱做「小雄」的張秀菊基金會社工部主任彭俊雄，多年前曾執行過政府外

包的少年On Light計畫，但後來基金會選擇中斷此案，就是發現計畫設計的3大缺

點：太晚接住孩子、未提供住宿且課程呆板、缺少在地企業協助。

首先，他們發現，如果不能在學校裡就鎖定和接觸少年，離散後的少年會進入各種

黑工。張秀菊基金會創辦人張良卿說：「就算16、17歲接到（孩子）時，他已累積

很多人脈錢脈，生活、金錢、情緒等都難以重新調整；若真的媒合給企業，老闆多

數覺得你沒技術、沒學歷、態度不好，那幹嘛請你？」



所以3年前，當台中市政府請託張秀菊基金會承接當年流標兩次的「青少年職涯輔

導Light Up試探計畫」時，彭俊雄開出的條件是：提早接觸14或15歲中輟之虞的學

生、訓練過程住宿、提供高強度的生活學習和生命教育。

或許跟張良卿的成長背景有關，他6歲開始就因為家窮，跟母親到住家隔壁的香菇

寮工作，半工半讀，之後創業，他知道底層者要從逆境中要翻轉，得付出比一般人

更多的代價。張良卿的母親獨自養大4個小孩，47歲便年輕過世，他和妻子郭碧雲

開始接觸兒少安置服務時，決定以母親名字為基金會命名。因為張良卿膚色黑，個

頭高，孩子們稱呼他熊爸。

6年前他們從兒少安置，進一步接觸從法院轉介來的司法少年、學校來的中輟少年

後，發現少年少女雖未達被送入社福安置的標準，但家庭功能極薄弱，不但欠缺生

活典範，沒人好好照顧，長期被傷害被否定，累積大量挫折和憤怒。

當法官要求偷竊的孩子抄100遍的《心經》或《弟子規》，或老師要他們坐在教室

上課，張良卿說，這群從小得像大人一樣，處理父母的情緒、家庭的問題，有的在

13歲就打工賺錢或是飆車給警察追⋯⋯這群少年需要的不是大量的文字學習，而是

「陪伴」和「身教」。

荒野治療，建立「我能感」

熊爸張良卿十多年前在美國奧勒岡，學到當地社團透過「荒野治療」來協助少年：

少年們在早上高達40度、晚上負6度的沙漠裡，進行90天的訓練。荒野訓練讓人回

到原始狀態，凡事靠雙手和意志力，重建少年們的企圖和自信。

由於熊爸接觸的少年個案，多半來自家庭中低收或父母有精神疾病，他說：「沒有

資源的孩子，更需要克服對物質的慾望，才不會去思考捷徑，走入犯罪。」



張良卿把這套課程搬回台灣，在台中石岡建立「沙連墩」訓練營地，做為少年職涯

輔導課程的基地。熊爸和小雄在承接台中市政府「青少年職涯輔導Light Up試探計

畫」時，因預算限制，將課程濃縮為77天到100天不等；訓練主軸是生活自理、大

量極限運動、心靈反思和探索。

生活自理包括：準時6點半起床；第一堂課要手作木工叉子和湯匙，生出吃飯的工

具；學會用一天一人30元的食材採買，也能吃得營養；學習鑽木取火，呵護火心，

升火煮白米；要洗熱水澡的，得自己劈柴來燒。

生活自理外，是大量的體能訓練。包括會用繩結爬樹、推獨輪車清理農地、垂吊28

層樓、南投鯉魚潭練習划獨木舟等。在這些生活與體力訓練中，教會他們獨立、學

會選擇使用的工具、環境與風險的評估等。

他們也設定幾個強度很大的結訓目標，包括在北台灣的太平洋划船，以及中橫縱走

100多公里。熊爸說：「他們的環境裡沒有人做過這件事（正向自我挑戰）。以前

鬧事，抽菸喝酒，吸引目光，但我們換個項目，划船或爬山環島，有方向地點燃他

們的生存動機。那種『我能感』一旦建立，就難以忘記。」

熊爸說，這群少年很早得自立，如果能照顧好自己的起居作息，能把正向成功經驗

轉換到未來的工作，生活才可能穩定。

不夸談愛的教育，也極少表現溫情，但熊爸和小雄主任親力親為，24小時跟著少年

們生活，教會孩子過程中需要使用的工具、能力、心理素質。每晚的夜課，孩子圍

成圈圈聊心事，一開始很酷沒話說，但最後圈圈愈圍愈緊密。「他們在家裡可能從

沒有這種被傾聽的經驗，」小雄說。

但找回生命動能的鍛鍊，是為了孩子進入職場做準備。



你的工廠可以借參觀嗎？

自己一路創業，也認識不少中小企業家朋友的張良卿，一開始幫助少年尋找工作時

很掙扎，「朋友一開始都笑我的，他們說我很傻，他們願意捐錢抵稅，也不願用不

穩定的新手；到後來我轉個彎，不直接跟老闆們要工作，而是跟他們說：你的工廠

可以借參觀嗎？」

參觀工廠增加了企業主和少年互動的機會。不希望少年未來只能出賣勞動力，他還

特別鎖定一群學歷不高但實作能力強、靠一技之長打天下的製造業及服務業老闆，

同時邀他們進到基金會擔任榮譽董事，了解孩子的處境和背景。漸漸地，支持的老

闆多了，孩子也有了去處。

走進台中市太平區，鐵工廠林立，昆兆益在其中算有相當規模的，在太平有5個

廠、200位員工，年營業額約4億元，為台積電等在內的科技和醫療業製造精密機台

與設備（65％主攻外銷市場）。今年剛滿18歲的李金輝，就是張秀菊基金會輔導的

少年，他在一年前參訪昆兆益後，留下來實習並成為正式員工。



左起昆兆益董事長吳睿鴻、金輝與攻牙部課長林振華。（攝影／余志偉）

理著個小平頭，李金輝是整個工廠裡個頭最高、臉孔也最稚嫩的。家住太平的金

輝，父親是到府服務的腳底按摩師，一個月約2萬多元的薪水，支持一家五口。金

輝因體型大，常被奚落，高職讀沒多久就中輟；他曾試著上網遞履歷找工作卻不見

回應，社區的教會介紹他到工廠，但2個月內連續主管用髒話修理，無法適應而離

開。

金輝是昆兆益過去3年，為基金會收下3位中輟少年。董事長吳睿鴻高職學歷，也是

家貧，很早就有童工經驗，左手大姆指缺了一截，是他國中畢業後半工半讀的第一

個月在工廠打工受傷的印記。但吳睿鴻很感謝少年時遇到好老闆，「泰山有個老闆

被我感動，決心教我連續模沖床技術，這個際遇，有一技之長，改變了我的命

運。」



帶著更多的同理，這幾年吳睿鴻成為張秀菊基金會的企業夥伴。每年他會花一天的

時間帶孩子了解工廠製程，從畫圖、雷射切割、工具的使用，讓少年自己組裝出鐵

製的老鷹，再送給孩子。「我想讓他們知道一個不起眼的鐵材最後能成就什麼，」

吳睿鴻說。

對企業來說，用一位亳無經驗的少年工作者，需要額外的耐心。吳睿鴻的想法是：

「我有200多位員工，裡頭有3～4位需要等待的少年，不是什麼問題。」

在昆兆益攻牙部門的前兩個星期，李金輝就因為鑽孔出狀況，讓公司損失了幾萬

元。金輝有點羞赧說：「我的第一張補單（要上呈補材料的單子）來的時候，有點

緊張，但課長沒罵我，他只是提醒我。」

吳睿鴻特別喜歡把少年們交給有愛心的攻牙部課長林振華。林振華觀察這群少年，

他說孩子很認主管，必須要找他最信任的人、最合適的工作。林振華的方式是先讓

少年當助手，教會器具的使用和評估風險，從鑽孔攻牙、震毛邊、識圖慢慢教起。

李金輝因為夠努力，短短一年，在16人的攻牙部門裡，已從員工、儲備幹部升到副

組長，月領3萬多元。

金輝說他之前沒自信、怕出糗，沒有前進的慾望，但經歷過在中橫縱走，一天走過

42公里後，人生就像褪去一層舊的皮，他意識到不能空等不能害怕失敗，「我知道

等，也永遠等不到要的東西。」

他喜歡現在的自己。不久前他買了一台二手車給父親，那一天他打給彭俊雄說：

「小雄老師，我買了車，我能照顧家人，我完成我的夢想了！」

跳脫對價和效率的想像，建立友善職場



在協助少年的過程裡，基金會的社工除了要開發尋找在地企業、共同討論帶領的方

式，也得確保企業生產線不中斷。熊爸和小雄就曾為蹺班的少年代班遞補工作，到

汽車行貼玻璃紙、到修配廠拉水電。這是讓企業知道社工的決心，也讓逸出的少年

知道，有人願意支持。

張秀菊基金會努力至今，目前合作廠商將近100家，其中穩定的約五分之一。

而在基金會的統計裡，20位參與計畫的少年，約半數能完成訓練，其中約3位有機

會穩定工作3個月以上。

這個留用比例或許對一般工作者來說，算不上里程碑，但第一線社工都說這個紀錄

已不容易。彭俊雄說：「他們從小就活在不確定環境下，很難期待每個孩子很快穩

定，但至少他們心裡種下種子，2、3年甚至更久後會發芽。」

不論專案的名字是「未未」、「On Light」或「Light Up」，對政府來說，多半著

重專案結束後，少年就業媒合或繼續就學的比例，一個等式資源的換算比；但對支

持廢墟少年的NGO而言，少年需要更長時與多向度的觀照，需要生活、學習、工作

完整的架接，有個能接納並讓他們安心停留學習，重新來過的環境。

就如同張良卿說的：「我們再不做，孩子一出去就陣亡，去做黑的，就是在社會埋

下不定時的炸彈。」

形式化的法條，無法解決台灣童工難解的困境。

就像土豆，以及無數的「土豆們」，對於明天，一直無法有什麼想像，只期待能順

利度過每一天。



嚼著檳榔，喝著保力達提神，土豆晚上和朋友夾娃娃、喝啤酒看鋼管表演，只有

這樣才能忘卻白天高溫下揹著農藥管的疲累，以及家的破碎。父母與家庭空窗的這

幾年，土豆努力地生活，曾以為18歲開始人生會更順利，但有限的工作選擇、各種

罰單和法律限制，依舊卡著他。他不知道人生為什麼這麼難。

攤在他眼前的，只有自己，「我現在沒有什麼心情想這麼多，現在就希望把自己過

得越來越好就是，可以好好活下去。」

這群要養活自己的少年少女，需要政府提供無後顧之憂的訓練，民間微型企業提供

更友善安全的職場環境。只有政府和企業跳脫對價和效率的想像，才能讓必須亟早

自立的童工們，脫離黑工市場，在顛簸中穩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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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廢墟裡的少年

【後續追蹤】看見《廢墟裡的少年》後 政府怎麼做？

葉大華／廢墟裡的少年，如何擁有基本尊嚴？

https://keystone-preview.twreporter.org/tag/575fc9a3e2a07b1000e8852c
https://keystone-preview.twreporter.org/tag/5768ed19406be01000c69077
https://keystone-preview.twreporter.org/tag/57a06c76cf2e131000f9ee64
https://keystone-preview.twreporter.org/tag/5ab9f7af8d9ce917004051ee


載入更多文章

關於我們

聯絡我們

隱私政策

許可協議

單筆贊助

定期定額

Faceook

Intagram

Line

Githu

R

訂閱電子報

https://keystone-preview.twreporter.org/a/about-us-footer
https://keystone-preview.twreporter.org/a/contact-footer
https://keystone-preview.twreporter.org/a/privacy-footer
https://keystone-preview.twreporter.org/a/lience-footer
https://twreporter.backme.tw/checkout/175/3789
https://twreporter.backme.tw/checkout/175/3788
https://www.facebook.com/twreporter/
https://www.instagram.com/twreporter/
http://line.me/ti/p/%40nbs5015j
https://github.com/twreporter
https://www.twreporter.org/a/rss2.xml
https://twreporter.us14.list-manage.com/subscribe/post?u=4da5a7d3b98dbc9fdad009e7e&id=e0eb0c8c32

